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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生态批评视野下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新向度∗

雷 　 鸣

摘　 要：新世纪乡土小说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与嬗变。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看，这些新变体现在：通过对乡村自然

的返魅书写建构自然的神性；反思人的主体性，对欲望表征的人的现代性持怀疑与批判的立场；不再如过去那样将

工业、科技视为催生乡村现代性的进步神话，而是重审其对乡村的破坏；在农民形象塑造上，体现出坚守生态伦理

的新型人格精神。 这些新变都显明地呈现出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姿态，与以往乡土小说或全力吁求现代性，或
复古牧歌式地反思现代性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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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变化，新世纪以来的乡

土小说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和嬗变。 其中最显著的

变化是，在人与自然两个重要维度上均表现出与以

往乡土小说不同的价值立场，对从前被视为进步、改
变乡村的决定性因素，如人的现代性、工业、科技等，
都流露出怀疑与批判的倾向，具有生态理想、追求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农民形象纷纷见诸文本。 从生

态批评的角度探究新世纪乡土小说发生的新变，有
助于我们理解这些新变背后的文化机理，以及这些

新向度所映射的时代征候。

一、“祛魅”与“返魅”：自然书写的转型

“祛魅”这一概念，是马克斯·韦伯首先使用

的，其核心要义是摒弃具有神秘性的有魔力的事物，
祛除其“神性”与“魔力”，由超验神秘返归世俗生活

本身。 韦伯指出：“日益智化与理性并不表明，对赖

以生存条件有了更多的一般性的知识。 倒是意味着

别的，就是说，知道或者相信什么：只要想知道什么，
随时都可以知道，原则上没有作梗的神秘不可测的

力量；原则上说，可以借助计算把握万物。 这却意味

着世界的脱魔———从魔幻中解脱出来。”①在韦伯看

来，世界的“祛魅”，即是以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对

世界的“脱魔化”，在这一时代中，一切神秘的东西

都将被祛除，人们自由而无畏地创造。
“祛魅”一方面使现代自由得以产生，但另一方

面也产生着强大的负面效果。 大卫·雷·格里芬指

出：“‘世界的祛魅’所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人与自

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带来的

意义和满足感的丧失。”②泰勒也指出：“我们已经

失去了我们先辈曾有过的与大地及其韵律的接触。
我们已经失去了与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自然存在

的接触，并且被一个统治一切的命令所驱使，这个命

令把我们投入到一个与我们本性和我们外部自然的

无尽的战斗中。 这种对世界的‘去幻’的抱怨，从浪

漫主义时代起就一次次得到阐明，它明确地感受到

人类已经被现代理性的三分———他们自己内部、他
们之间和自然界。”③总之，在现代性的祛魅世界里，
自然摆脱了神性的笼罩，彻底成为一个可以由科学

方法加以解剖、由数学加以计算、由技术加以操纵的

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 不具有任何经验、 感觉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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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如舍勒所说，“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

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

再是爱和冥想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④。
正是在“祛魅”理性精神的烛照下，自然的神秘性与

魔力遭到放逐，人们由此失去了对大自然的谦逊与

敬畏的情怀，只剩下统治、征服、占有的欲望。
以大卫·雷·格里芬为首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者，对于现代性的祛魅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批

判，提出了“返魅”的自然观。 这种自然观体现在三

个层面：一是自然的经验性。 世界的基本单位不是

缺乏经验的“空洞存在”，而是一些我们称之为“感
受、记忆、愿望、目的等相似的东西”，低级个体如细

胞和分子与具有意识经验的人类并非截然不同，而
只是量的程度有所不同，不是本质不同。⑤二是自然

的目的性。 世界上的原初个体都是有机体，万事万

物都具有些许目的性，都具有对未来进行创造性影

响的某些力量，即自我决定的力量。 “世界上所有

事物都有某种目的性，是自然界目标定向、自我维持

和自我创造的表现。”⑥三是自然的整体性。 自然由

一系列瞬间事物构成，每一事都受先前事的影响。
世界是具有内在关系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动态有序的

有机整体，人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并不是独立于世界

万物的，而是与世界万物纠缠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的

关联。 “我们不单是作为社会产品的社会存在物，
我们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所处环境作出自由反

应的具有真正创造性的存在物。”⑦质言之，自然的

返魅，就是后现代哲学家基于自然之“沉沦”现实问

题的思考，增加对自然进化和神秘性的敬畏，旨在扭

转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主客二分的僵化思维模式，抑
制人过度的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对自然的宰制，以
缓解人类的生存危机。

新世纪以来的不少乡土小说，不再如其他小说

那般，强行征用自然，以自然作为单纯的渲染与烘

托，或当作某种抽象的观念或人物的隐喻与象征；而
是呈示自然自在、自洽的原始状态，表现大自然的肃

穆、庄严、瑰奇，恒定如斯的“自在性”与未经人类加

工、改造的浑朴“原始性”。 这种对自然神性尊崇的

叙述策略，即为“自然返魅”的向度，主要通过以下

四个维度来展开。
一是展露大自然的巨大力量，表现自然乃是庄

严、肃穆、不可侵犯的狞厉的巨神。 杨志军的《藏

獒》中，党项山令人不寒而栗的威光，闪射在头顶的

天空，让人在眨眼之间崩溃。 郭雪波的《沙狐》书写

大漠之风，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吞没一切，凛然生

畏。 红柯的小说则以张扬的激情，书写西部自然的

强大与冷酷、粗犷与野蛮。 他对自然近乎神圣地敬

畏、推崇，正如他自己所说，“初到新疆，辽阔的荒野

和雄奇的群山以万钧之势一下子压倒了我，我告诫

自己：这里不是人张狂的地方。 在这里，人是渺小

的，而且能让你强烈地感觉自己的渺小与无助”⑧。
二是书写自然之自足、未经人工之凿的魅力，展

现自然乃蓬勃蓊郁的生命有机体。 季栋梁的《老人

与森林》叙写原始森林在无人痕迹时的盎然状态，
各种飞禽走兽怡然自得，整个森林显得静谧和谐。
叶楠的《背弃山野》中的山野是自然万物自在的乐

园：白云绕山，蜂飞蝶舞，走兽奔跑，鸟儿歌唱。 杜光

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展现出无人为痕迹的自然

散发出的独特魅力。 作家们笔下的自然世界已不是

道具与布景，而是充盈着令人迷醉的生命汁液，展现

出自在自足的风姿。 正如史怀哲所言：“每个生命

都是一个秘密，我们与自然的生命密切相关。 任何

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不可分割。”⑨

三是改变人类中心主义视角，重塑与人类平等

的主体位置的动物形象。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动物

叙事中，这些动物大都具有浓郁的灵异魅性色彩，其
情感世界是宽广而丰厚的，与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快

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情爱与母爱等多维情感，亦
有自身的令人敬畏的智慧、强悍和“兽格”。 在石舒

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中，老牛在清水里看到与它有

关的那把刀子后，开始为了清清白白死去而不吃不

喝。 叶广芩的《熊猫“碎货”》中的熊猫感觉要离开

生活多日的地方时发出激烈抗议，看到面目狰狞的

木头大笼子，它变得焦躁不安，并咬坏所有的木头物

件；《猴子村长》中的母猴面对着猎人黑洞洞的枪

口，也要镇定自若地给小猴喂奶。 红柯的《美丽的

奴羊》中的奴羊，以清纯的泉水般的目光凝视着狠

烈的屠夫，让其感到从未有过的虚弱而一头栽倒在

地。 这些动物被赋予了鲜活生动的灵性，它们有着

厚实自足的精神、丰盈的情感世界，同样是值得我们

敬畏的生命存在。 如史韦兹所指出的那样，“伦理

不仅于人，而且与动物也有关，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

幸福、承受痛苦与畏惧死亡”⑩。 除此之外，不少作

品颠覆了过去文学史固化的动物形象，改写贬抑性

的价值评判，凸显动物的自我尊严、智慧的正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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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如姜戎的《狼图腾》、郭雪波的《沙狼》重塑了狼

的形象，郭雪波的《沙狐》、阿来的《红狐》、漠月的

《白狐》亦强有力地改写着过去贬抑性的狐类形象。
四是激活地方传统文化元素，表达万物有灵、敬

畏自然的观念。 这方面迟子建堪为典型，她在《额
尔古纳河右岸》中复活狐类神话，表达敬畏自然的

主题。 小说叙述猎人伊万年轻时打猎曾放过两只白

狐狸，若干年后，伊万去世时，放走的那对狐狸化身

为人，为其送葬。 此前，她的其他作品如《北极村童

话》《原始风景》《秧歌》《逝川》等，也充满着东北地

区萨满文化的特质，文本中的动植物充满神性和人

性的感情。 於可训曾指出，“迟子建的作品是‘泛
神’的或‘泛灵’的，万物有神或万物有灵，可以看作

是她作品尤其是她早期的一些作品的一种主导的文

化观念……这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亦属罕见，而且对

消解当今社会日益强化的工具理性对感性生命的约

束，无疑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意义”。
以上书写维度，体现了新世纪乡土小说自然书

写的转向，体现出作者着力于建构自然神性，询唤敬

畏自然，与自然保持亲情关系之恒久信仰的努力，明
确传达了自然返魅的立场。 正如曹文轩所说：“自
然有了品质、意志、精神和灵魂，在它的深邃的胸膛

里，搏动着一个巨大的、永不衰竭的、令人感动又令

人惧惮的生命。”

二、省思主体性：欲望叙述的反向

人成为主体，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
核心命题，可以说，人的主体性就是现代性的灵魂。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首先开启了“我思故我在”的

主体性转向，通过康德实现了主体的“人为自然立

法”“人为道德立法”，经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到“绝对

精神”的辩证运动，最终实现主体主义的自我完成，
主体性精神大获全胜，发展到巅峰。 人成为世界的

唯一主体，成为新的上帝，世界是为人的存在。 正如

普罗太戈拉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

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在人的主

体性话语体系中，人性高于神性，人的一切需要包括

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生理要求和情感需求都是合

理的，是应该得到尊重与满足的。 从 １４ 世纪的文艺

复兴运动反对封建专制与宗教蒙昧，高扬人性，中经

西方宗教改革运动冲决禁欲主义、主张个人主义世

俗生活的幸福，到 １８ 世纪的启蒙运动主张个人主义

价值观，欲望一开始即被赋予了现代性的内涵，对欲

望的肯定，是通向现代个体自由与解放的必由之路。
于此意义上说，对欲望的渴求与表达，构成现代性发

生学意义上的一个重要维度。
这一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譬

如“五四新文学”，由启蒙理性所激起的 “个性解

放”，时常表现为欲望的冲动与释放。 创造社成员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期大肆标举欲望本能，如郁达

夫的作品《沉沦》《茫茫夜》等，就常把个体欲望的坦

白宣示与伤时忧国的情绪结合起来。 在新时期，启
蒙又重新成为文学的主题。 在这一历史阶段，启蒙

理性与欲望再次处在同一位置，对历史与生活予以

拷问。 不少小说以欲望来喻证对“人”的主体性的

关切，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男
人的一半是女人》，都把人的欲望作为健康的人性

内容，成为对荒唐时世的一个抗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以降，中国文学日益退守到“日常生活”，从
“新写实”到“新生代”，还有女性写作，均在“日常生

活”的私人空间中，窥视或遥望来自庸常生活的欲

望流动。 总之，在中国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中
国文学对欲望的表述，大多是与启蒙的现代性目标

共谋合契的：欲望的突围与张扬，一度被视为对主体

意志的自由追求；对欲望的肯定与释放，通常是作为

人之主体性确证的重要维度来考量的。
可是，随着欲望话语在现代时期渐渐合法化乃

至极度膨胀，而成为社会的核心逻辑，“以普遍的个

体占有形式的贪欲正在变成时代的秩序、统治的意

识形态和主导的社会实践”。 此时，欲望的意义建

构由朝向主体确立的现代性事件渐渐衍化为拆解主

体性的后现代事件，欲望的建构性更多地沉沦为欲

望的破坏解构性。 新世纪乡土小说作者有感于乡村

生态破坏的现实，对曾经作为人之主体性建构维度

的欲望表现出极度的否定与批判，试图谕告出这样

一个事实：正是欲望的恣肆与放纵，导致了日益严重

的生态危机，作为人之主体性维度的欲望，带来的是

人类家园被毁的破坏图景；欲望的充分释放与张扬，
并不必然标示人的主体性确立，而常常招致主体的

异化与毁灭。
首先，显示人类主体性的欲望无休止膨胀，是导

致乡村生态危机加剧的根本原因。 弗洛姆指出，占
有欲“使我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宝藏是有

限的，终有一天会消耗殆尽的”。 不少小说在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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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揭示了现代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而无休

止地向自然索取的残酷现实，痛斥着当代人的贪婪

与自私，对为了一己之利而掠夺和践踏自然的行径，
表露出深恶痛绝的立场。 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

蹈》以豹子为叙述视角，痛切叙述了人的贪欲导致

动物家族的灭绝。 在京夫的《鹿鸣》中，人们为了满

足口腹之欲，将防风固沙的发菜一掘而光；为了换取

更多金钱，将偷猎藏羚羊作为首选的发财捷径。 杜

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中的王勇刚，为疯狂地

攫取财富，在可可西里大规模地组织开采金矿、偷猎

藏羚羊等活动。 叶楠《背弃山野》中的“他”为了换

钱给自己的女人买首饰、衣物，不惜破坏与山里猴群

的亲善友情，设陷阱捕捉猴子。 孙正连的《洪荒》呈
现了因人的贪婪而导致大量的狼被捕杀的惨境，小
说中的张三得知小狼崽能卖到两万元后，从狼窝里

偷狼崽子卖钱。 赵剑平的《獭祭》中，因为獭浑身是

宝，皮能卖钱、肝能治病，人的贪欲成为轮番砍向獭

的屠刀。 在这些作品中，现代人的欲望几乎就是一

个深不见底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来的恶魔狰狞残

酷地吞噬着自然，破坏生态的直接黑手就是魔鬼般

的欲望。 梭罗曾对这种欲望恶性膨胀的人有过生动

描绘：“他习惯于残忍地攫取东西，手指已经像弯曲

的鹰爪……他只想到了金钱的价值；他的存在就诅

咒了全部湖岸，他竭尽了湖边的土地，大约还要竭泽

而渔呢……他甚至为了湖底的污泥可以卖钱，宁愿

淘干湖水……他的田园处处标明了价格，他可以把

风景，甚至可以把上帝都拿到市场上去拍卖，如果这

些可以给予他一些利益；他到市场上去就是为了他

那个上帝。”无止境的欲望，掣动人们把自然一步

一步地推向毁灭的深渊。
其次，揭示欲望膨胀扼杀人的美好天性，导致人

的异化，甚至使人走向毁灭之途。 欲望的膨胀不仅

伤害自然，而且导致人在欲望的涡旋中沉落消亡。
人的欲望化实现，就是人的本质不断异化的过程。
关仁山的《白纸门》中因为人们贪图钱财，大肆猎杀

海狗。 哲夫的《天猎》中的乔老腾为了满足发财的

欲望，采用土法炼焦，致使家乡生态环境恶化。 其子

更是怀着野心勃勃的发财梦，带着雄厚资金在海南

砍伐树木，破坏鸟兽栖身的家园，建起珠光宝气的现

代化娱乐城；置身于人欲横流的社会，他醉生梦死、
生活惶惑，最终尸弃荒滩。 诸多乡土小说皆形象地

写出了现代人为了追求欲望的满足，在直接破坏乡

村自然生态的同时，亦伴随着自身的异化，人成为欲

望的奴隶。 正如缪尔所说，“利令智昏的人们像尘

封的钟表，汲汲于功名富贵，也许他们所得很多，但
他们不再拥有自我”。

新世纪乡土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对欲望的批判态

度，显示了欲望的高蹈、张扬并不能确证人的主体

性。 相反，连同主体自身也陷入欲望制造的幽暗不

明之中，即自然的破坏和人性的异化。 这也说明，乡
土小说作家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生态危机的根源，
那就是人类欲望的极度膨胀。 因此，他们不再如以

前那样书写农民欲望的觉醒，不再将其作为表达现

代性进入乡村的征候。

三、对于“进步”的辨析：重审工业与科技的神话

现代性最直接的外显经济形式是工业化的推

进，可以说，人类工业文明构成了现代性的主导成

果。 “这一现代工程所展示出的最终目的是将人类

从自然和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它最终追求的（即
使最初并不很明确）是建立一个完全自动化的科学

世界……其目的在于释放普罗米修斯的能量，以解

决人类所有问题，并取消所有的自然限制。”因此，
客观地说，工业文明推动了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极
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给人类带来了极大

方便。
然而，工业的发展只是刻意追求经济的增长，单

向度地关注物质、经济资源的增殖，沉湎于改造自然

的狂热之中，亦使人类肆无忌惮地给自然套上了枷

锁。 与这种高速发展的图景相伴随，自然界中的一

切在这种预设为文明、进步、发展的强大工业化秩序

中，沦为原材料与工具，自然被无限制地掠夺、破坏

乃至受到毁灭性侵害。 可以说，工业文明这一“进
步神话”，裹挟着威胁人类生存的负面效应。 正如

大卫·雷·格里芬所说，“现代梦想绕了一个奇怪

的圆圈。 在这个圆圈中，现代科学进步打算了解放

自身，结果却危险地失去了它的地球之根，人类社区

之根，以及它的传统之根，并且，更重要的是，失去了

它的宗教神秘之根。 它的能量从创造转向了破坏。
进步的神话引出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

正因为如此，西方许多思想家对工业化的负面

效应，表达了强烈的忧虑与批判。 马克思就说：“技
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首先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随

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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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与进

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

命钝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卡恩·维纳也指出：
“在人类在技术方面取得成就引以为荣之后，现在

人类正在技术的重压之下辗转呻吟。 科学技术的突

破和新的技术并没有开辟新的良好前景，而让人感

到的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富裕，它蕴含着新的可能性，
同时又蕴含着不断增长的危险性。”弗罗姆在《占
有或存在》一书中指出：“人类文明是以对自然的积

极控制为滥觞的，然而这控制到工业化时代开始走

向无限制的生产……技术进步不仅破坏生态平衡，
而且带来核战争的危险。”

在文学领域，也有不少作家对工业和科技充满

着清醒的重估姿态。 早在 １８３５ 年，德国浪漫主义诗

人凯尔纳就写出了《在火车站》：“你听到粗暴刺耳

的汽笛声 ／这野兽在喘息，它在准备 ／急速行驶，这一

头铁兽 ／飞驰起来，简直像惊雷……”梭罗的《瓦尔

登湖》也反对无视自然滥建铁路的行为。 德国剧作

家穆艾勒的《死亡筏》预言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给

人类带来的灾难图景：严重的化学污染和核污染，将
使地球变成一个死亡星球。 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

的《“羚羊”与“秧鸡”》，通过预测与想象揭示未来

的生态灾难，对人类工业文明发出生态预警。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对工业和科

技曾经持膜拜与欢呼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

化道路更是被视为追赶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 与之

相适应，文学亦不遗余力地对工业化充满着热切的

期待与诗意的颂赞。 烟囱、瓦斯库、高大的厂房、机
器的噪音等工业化图景，在作家笔下荡漾着美丽的

诗情，似乎预约着灿烂的明天和美好的未来。 进入

新时期后，“改革文学”承担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任

务，便是为工业和科学技术寻求合法论证，灌注它们

预示未来的象征功能。 工业与科技文明一直被视为

中国现代性设计中一种基本的且富有诱惑力的维

度。 因此，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乡土小说中，一味埋

首于乡村田间辛勤劳作的农民，往往被视为传统、保
守生活方式的象征，而成为批评的对象。

但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步的炫目光芒下，
许多令人担忧的阴影也触目惊心地浮现出来。 工业

发展与科技的所谓“进步神话”展示的负面恶果，也
呈现出一幕幕忧伤的图景。 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

说，面对乡村生态现实，开始重新打量被我们视为标

高的现代化模式，对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审视与反思。
首先，大量文本展示工业化对乡村自然破坏的

图景。 如火如荼的工业化车轮，肆意高速地碾压着

自然，自然只剩下被污染毁损的凄惨景象。 张炜

《刺猬歌》中的棘窝镇原本美丽、野性而温存，但自

从工业巨子唐童修造了紫烟大垒后，镇子被紫烟笼

罩，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哲夫《地猎》中的那条大峡

谷水源纯净、清澈，但因炼金造成污染蔓延，自然之

水变得浑浊不堪，直至永久枯涸。 亦秋的《涨潮时

分》中因化工厂拔地而起，秀美的海湾赤潮泛滥。
其次，叙述一路狂奔的工业化，导致乡村中原本

多见的物种面临生存危机，或处于几近灭绝的境遇，
同时也使人类自身受到威胁。 刘庆邦的《红煤》让

读者感受到煤矿长期狂挖滥采给一个原本美丽、生
机勃勃的红煤厂村带来的触目惊心的变化：河坡上

没有了花草、光秃秃的，河里没了水，更没有鱼虾螃

蟹。 关仁山的《白纸门》呈现出雪莲湾人期盼的现

代性标识，却是工业污染造成的红藻、蟹乱的“海坏

了”的结局。 王华的《桥溪庄》描绘在工业污染的危

害下，村民无望苦挣、疯狂绝望的灾难图景：女人不

怀血胎、只怀气胎，男人都患了“死精症”。 正如汤

因比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

物种，迄今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 而工

业革命却使生物圈遭受了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

灾。 人类植根于生物圈并且无法离开它而生存，因
此，当人类获得的力量足以使生物圈不适于人类生

存时，人类的生存便受到了人类自身的威胁。”

种种自然之殇，密实地重现于新世纪乡土小说

的文本之中。 这些描绘无疑是对当代中国生态现实

的一种警示与回应性表述，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

一种深刻反思，也是对盲目追从西方工业文明发展

模式的一种清算。

四、询唤“主体间性”：形塑新型生态人格的农民

随着现代化在中国的迅猛推进，现代性的外在

危机（如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内在危机（诸如道

德沦丧、理想破灭、人性异化等重大精神疾患）也日

益凸显，现代性的发展亦成为现代性的问题。 正如

查伦·斯普特奈克所说：“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面

临着一个挑战，即如何有效地从正面和反面说明现

代性带来的后果。”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现代性

的反思与超越同样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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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雷·格里芬指出：“现代性的持续危及

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 随着人们对现代世界

观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军国主义、核主义和生态灾

难的相互关系的认识的加深，这种意识极大地推动

人们去考核查看后现代世界观，去设想人与人、人类

与自然界及整个宇宙的后现代方针。”基于对现代

性带来的种种弊害的纠正，以及对中国现代性不可

逆转与生态环境所面临严峻挑战的明确认识，新世

纪乡土小说瞩目于摆脱现代性困境，询唤与自然之

间平等、对话、共存的“主体间性”的新型生态人，试
图营构一种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范式的价值观和理

想生存境界。
弘扬人的主体性，长期以来一直是现代性文化

思潮的最强音，人们把这看作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

之一。 它把人从自然和神学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促
使人由个体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进入自由自觉的生

存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 然

而，随着现代化的实现和发展，这种极度膨胀的人类

中心主义、理性至上的主体性原则日益显露出片面

性和消极性。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们把自然当

客体，将自然视为人类征服和索取的对象。 这种做

法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生存环境，导致人类的生存危

机。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开始考虑淡化和

消解主体性的工作。 伴随着对现代性的主体性思想

的强烈质疑与解构，一种具有后现代意味的“主体

间性”的思想开始崛起，并得到不断发展。
生态批评学者借鉴与运用“主体间性”理论，认

为人与自然万物不再是主客两分对立，自然也同人

类一样经验着人类所经验的同一世界，承认自然界

的内在价值和权利，人的价值不是唯一价值，人也不

是宇宙中心，人类不能高高在上地俯视自然万物，充
当自然的主宰者、支配者和征服者。 “后现代人世

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

具有自身经验、价值和目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

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 借助这种在家园感和亲

情感，后现代人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

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

欲。”显然，这种具有后现代色彩，以“自我主体与

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对话”为要义的“主体间性”，
从根本上超越了自笛卡尔以来所确立的主体性原

则。 因此，在人与自然关系之中，那些践行主体间性

思想的人，没有受到现代社会的污染和异化，他们始

终保持一种有机整体性，热爱大自然，尊重、呵护自

然的一切，这种人格特质可称为“主体间性”型的生

态人格。 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塑造了一大批具有

此类人格的农民形象，作者的颂赞之情不时流溢于

笔端。
其一是表现“主体间性”农民的道德品质与人

性之美。 他们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将自己融入大

自然当中；他们爱惜物命，珍视天地间一切生命，行
为的最终意义是生态和谐。 张炜《刺猬歌》中的霍

公是作家对“主体间性”生态人格的完美想象：霍公

已经达到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地步，他走到林子里，
所到之处总有一些白羊、狐狸、花鹿之类跟随，它们

之间无论相生相克，都能和谐亲密。 郭雪波的《沙
狐》中的老沙头和女儿沙柳热爱沙漠，热爱生活其

中的一切生灵。 他们与沙狐之间有默契，彼此互不

伤害。 也因为有了沙狐的帮助，抵御了鼠害，他们种

植的沙漠植物得以保全成活，沙坨子终于变成了沙

漠绿洲。 陈继明《一棵树》中的信义老汉活着的唯

一意义就是保护村里那棵古树，人和树好像两个兄

弟，互相支持，相互成为不最终倒下的理由。 新世纪

以来的乡土小说中有许多这样具有“主体间性”生

态人格的农民，他们热爱与尊敬自然，与自然休戚与

共，把自然万物当作与自己平等的成员。 他们在对

自然具有博爱、平等之心的同时，自身亦不为外物所

役，不追求物质享乐，只是简单生活。 总之，具有

“主体间性”生态人格的人，不仅追求“人与自然”平
等共存的自然生态的和谐，而且追求“自我澄明”的
精神生态的和谐。

其二是展示农民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共处。 与现

代人同自然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或漠不关心的异化

关系不同，后现代精神的“主体间性”思想力图摆脱

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模式，摆脱

机械论的、单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图像，崇奉一种有

机整体论。 这种有机整体论认为，人不过是自然生

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分子，他与自然万物密切关联构

成一个整体。 不少作家笔下呈现出农民与自然的和

谐关系，展示人与自然平等相待、和谐融洽的美丽图

景，宛若“生态乌托邦”。 迟子建文学想象中的“小
镇”，是一个生态和谐、爱与美并存的世界。 那里的

自然富有灵性与生机，应和着人的情感脉动；那里的

人执着于单纯可爱的情感，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如

《朋友们来看雪吧》中的“乌回镇”，与周围的山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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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没有边界，完全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农民在此呵护

山林河谷，活得怡然自得；《微风入林》中的“罗里

奇”，也是草香馥郁、树木清香、明月清澈，人生活其

中，充溢着生命活力。 方敏的《孔雀湖》中的孔雀

湖，是一个富有魅力且未被现代性负面效应染指过

的地方。 阿莫人在湖边过着古朴、简单、自然的生

活，湖与人相依。 但这里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桃
花源”，阿莫人穿着现代人的衣服，却行着土人的仪

式；吃着现代人的食物，却过着原始的生活。 张泽忠

的《山乡笔记》中的“侗乡”，犹如人间仙境，人呵护

自然，自然滋育着人，青山碧水、山花大树、百鸟争

鸣、猴戏青藤……这些都是侗乡的保护神，侗乡人亦

如膜拜神灵一样崇拜它们。 在这些生态世界的书写

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和谐的共同体，他们之间

是朋友，是对话者、共生者。
一般而言，现代性精神的重要特点主要表现为

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的个

人主义，以及相对主义、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 上述

新型生态人格，重新确立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

地方有机和谐的价值理念，显然是对现代性精神的

一种超越。 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它对现代

性不是彻底地解构，而是超越现代性，并试图通过现

代前提和传统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的世

界观”。
总之，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呈现出生态转型

的多种向度。 小说文本中或者为自然返魅、呼唤自

然神性；或者反思主体性，对表征现代性的欲望进行

批判；或者重新审视工业文明的进步；或者形塑具有

生态人格的新型农民，这些都非常典型地体现出新

世纪乡土小说的新变。 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不再

如以往的乡土小说那样，多借助乡土表现对现代性

的追求，而是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思与

批判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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